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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米族丧葬仪式 “给羊子”与文本的互文性

建构及其意义表达

———以云南兰坪县南松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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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普米族丧葬仪式中有着 “给羊子”的习俗，“给羊子”意为用一只洁白的绵羊献祭给逝者，来作

为逝者魂归故土的引领者与陪伴者。在云南省兰坪县南松园普米族的丧葬仪式中便有着这一习俗，伴随

着丧葬仪式的进行，主祭司 “释别”唱诵丧葬经文，“给羊子”仪式与经文相互阐释、交织、建构，呈

现着独特而意义丰富的普米族丧葬文化场域。族群置身于这一场域中唤醒着其迁徙的历史记忆，维系着

普米族群联系的纽带，反映着普米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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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米族是古羌族后裔，古羌文化对普米族产生
了深刻影响。如：普米族受古羌人影响，崇尚白色、

牧羊为业、供奉羊角、召巫送鬼、通行火葬、婚行

转房 （即兄终弟及的婚姻制度）。古羌民中的普米

族先民原居于我国西北的青藏高原，出于自我保存

的目的沿藏彝走廊不断向南、向东迁徙。东汉时期

（公元５８年至公元７５年间），以白狼王唐?为首的
部落联盟形成了普米族较为稳定的族群基础，其后

普米族群在演进过程中又融合了藏族文化。所以，

普米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藏族文化的影响。１９６１



年，普米族通过民族识别后被国务院正式确认为我

国的一支少数民族。目前，大部分普米族人 （７０％
左右）居于云南省兰坪县和宁蒗县，其余部分普米

族人分布于云南省玉龙县、维西县、永胜县、香格

里拉市、云县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

治县、盐源县、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等地区。

在迁徙过程中，普米族一方面继续保留了古羌

文化，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藏文化、汉文化等文化，

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普米族民俗传统。在普米族民俗

传统中，其丧葬文化融合了羌文化、藏文化、汉文

化等，并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以 “给指路羊”

“诵念丧葬经”为核心的丧葬仪式。在清朝雍正时

期实行改土归流后，部分普米族地区改行过土葬；

但由于受古羌族丧葬文化影响，普米族人死后仍主

要以火葬的方式处理遗体。

普米族的丧葬仪式当中便有着将逝者亡灵引领

回故土的仪式，这集中反映着他们的丧葬观念。总

的说来，普米族的丧葬习俗通常经过 “给指路羊”

“指路”“下葬”三个程序，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举

行丧葬仪式 “给羊子” （戎肯）。 “给羊子” （戎

肯）仪式，意为用一只洁白的绵羊引领逝者之灵

回归到祖先发源之地，并为逝者交代与指示归宗的

路线。主持仪式的是普米族的祭司 “释别”①，又

称 “韩归” “韩几” “释毕”，期间 “释别”唱诵

丧葬指路经文 （又称给绵羊调和戎肯调）。普米族

的丧葬经文便是通过释别及其徒弟一代代传承下来

的。丧葬仪式当中，围绕着这一文化语境，祭司在

仪式上进行具体 “展演”“给羊子”以及仪式 “展

演”中所唱诵的丧葬经文便是丧葬仪式的核心。

一、普米族丧葬仪式 “给羊子”

“给羊子”（戎肯）是普米族人丧葬仪式中最

隆重的仪式之一，仪式一般在夜间举行，意为用一

只洁白的绵羊为逝者引领回归到祖先发源之地，并

为逝者交代与指示归宗的路线。

笔者于２０１９年７月在云南省兰坪县通甸镇河
边村南松园进行田野调查时，参加了当地一位９４
岁高龄老人的丧葬仪式。在丧葬仪式正式开始前，

我们对释别进行了访谈，这位主祭司名叫和仕常，

５１岁，南松园人，他从４０岁开始跟随德胜村的和
求顺学习。本次的祭祀组人员设置为１３人 （按习

俗，不可用双数），助祭的属相均和逝者的属相相

冲。对于释别来说属虎为上佳，是最不容易被亡魂

所 “缠”的。如属相不为虎，则其他属相需与逝

者属相相冲。早先，传统的 “给羊子”仪式中主

祭师要求辈分须比逝者高，因为在祭祀时须念出逝

者的姓名，而普米族保有的传统文化中对于长辈是

十分尊重的，有敬老的观念，故而在早先传统的丧

葬仪式中担任释别的辈分要求也是有讲究的。

在本次田野调查中所进行的丧葬仪式从晚上

１０点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３点左右，
期间释别与助祭们需要对应每个环节诵唱经文，

“虽然具体进行诵经的时候，各种内容都互相交

织、不能截然分开，但根据经词的内容及其性质和

作用，释别及普米族学者依据 “丧葬经”经词内

容、性质、作用，把丧葬各个环节运用的经词归类

为六类 ‘六经’，总称为 ‘丧葬经’”。［１］这 “六

经”分别是 《叮嘱交代经》 《哀悼经》 《洁净经》

《教导经》《指路经》 《祈愿经》。其中，《叮嘱交

代经》主要是向死者交代其寿衣、棺木、指路羊

的准备情况； 《哀悼经》主要痛惜死者的离世；

《洁净经》主要叙述了洗濯遗体、遗器等活动的过

程；《教导经》主要教导死者如何应对沿路妖怪的

诘难； 《指路经》主要向死者指示回归故土的路

线；《祈愿经》主要祈求死者保佑后人。

仪式开始前需要用刚刚采摘下来的松柏青竹搭

建的青棚作为停灵的场所，青棚是在普米族人的丧

事或喜事中都要使用的场景布置。仪式开始，伴随

着释别祭词的唱起，首先进行的是熏陶洁净仪式，

释别此时所诵为 《洁净经》，此仪式要点燃火焰用

烟雾熏陶洁净祭祀人员所使用的用具、祭品、祭祀

场所，此时释别旁边的两名助祭分别手持弓与箭

（意为为逝者开路，保驾护航）。

在洁净仪式这一环节完成后，释别与助祭们回

到停灵场所，将相关器具、祭品摆放合适后，随着

乐手礼乐之声的响起，释别与助祭们一同面对着棺

材开始诵唱经文，诵唱经文这一过程往往持续时间

较长，本次田野调查笔者所参加的丧葬仪式中，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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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主祭司。



别以及助祭们的诵唱从晚上１１点持续到午夜３点
左右，给逝者交代已为他 （她）选定好了送葬的

好日子与时辰，菩萨保佑着他 （她），祭司是符合

神的旨意来为他 （她）超度，助祭们的挑选都是

符合他 （她）的心意的，要记住为他 （她）挑选

的祭品，带好祭品上路，保佑着家庭的兴旺安康，

朝着祖先繁衍生息的地方去。诵唱的经文内容涉及

给逝者叮嘱交代挑选的祭师和助祭、寿衣棺木、祭

祀用品、生产生活用品、逝者的葬品、亲友祭奠品

等环节。正如经文中所写的那样 “属虎的祭师用

香火为您在铺盖行李、衣裤帽子上打记号，不打记

号会被别人认去，您千万要记住祭师为您打起记号

的葬品，不要丢失葬品，请牢记。”［２］１４７

随着诵唱到交代给逝者白绵羊的情况之后，①

祭祀人员将白绵羊牵至事先点好火焰的火堆处

（采摘青松、杜鹃花的枝叶点火）熏陶洁净，如

《洁净经》中所记载的： “属虎的祭师用燃烧高山

上的大白杜鹃枝叶熏来洁净白绵羊；用江河水、海

湖水洗来洁净白绵羊；用甘露水和纯洁奶水 （白

绵羊、白马鹿、红黄牛、红山驴、岩羚羊五种动

物）来洁净白绵羊。把白绵羊洁净成像海螺一样

洁白。”［２］１５１－１５２随后孝男孝女将白绵羊牵至一边，

跪拜于白绵羊前，喂羊吃东西，喂羊吃的东西有黄

酒、面粉、水果等物。喂羊完毕后，释别拉住牵羊

的绳子比划十三下，意为已经给绵羊做好标记了，

可以将羊交代给逝者上路了，同时每一次的比划寓

意着灾祸与不详的远离，吉祥与安康的驻留。随着

比划完，先前安排好的专人刹那间将白绵羊放倒，

用一把锋利的刀刺入羊胸，并迅速将白绵羊的心脏

掏出，双手捧着羊心跑至棺材旁，将仍在颤抖蹦跳

的鲜活羊心放在棺材上，“羊心颤抖，表示死者已

接受羊祭，如不颤抖，则为死者所不悦。”［２］１０５

“给羊子”之 “给”，即是接受、接纳之意，在普

米族人看来，当羊心颤抖之时，逝者即接受了献祭

的白绵羊。

随着对逝者叮嘱交代以及羊祭的完成，释别及

助祭们开始唱诵给逝者回归故土的路线并进行相关

教导，教导逝者要保佑着家庭的兴旺与安康、沿途

的交叉路如何走、遇到妖魔鬼怪如何对付等内容。

释别与助祭们一直诵唱至第二天凌晨３点多，《指
路经》的回归之路在念到 “死命贡塞榕”② 时，

停靠下来，逝者之魂在此处稍歇，并用绳子将白绵

羊拴在路边的岩石上。此时已是深夜，释别与助祭

们也就此休息下来。待到第二天清晨，祭师们便接

着昨晚到达的地点继续往下诵唱完。各地普米族

《指路经》中的路线与内容大同小异，并且最终的

归宿都是一致的。

二、普米族 “给羊子”仪式与文本间的相互建构

“给羊子”仪式是普米族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

后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社会空间的文化场域，处

在有着自身独特逻辑的文化场域之中。通过对

“给羊子”仪式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同一文化内

部的普米族 “给羊子”仪式本身与仪式中释别唱

诵的经文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这

种互动关系也即是 “互文性”。克里斯蒂娃提出的

“互文性”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又被翻译为 “文本间

性”，指的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任何文本都

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

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但是克里斯蒂娃的

“互文性”主要指的还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随着布鲁姆等人对此理论的不断升华与扩充，“互

文性”的所指范围不仅仅是文本间性，还包括文

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文化与文化间，在意

义层面上构成交织的互动关系。下面笔者将从

“给羊子”（戎肯）仪式与经文的互文性关系进行

论述。

首先，“给羊子”的经文文本并不是固定不变

的，这是由于在丧葬仪式开始时，需要释别先根据

不同逝者的不同人生经历对其进行不同的生前事件

的追述。所以，每一次 “给羊子”仪式的唱诵都

是 “释别”在前仪式 “六经”文本相对固定的语

法基础上对具体文本的一次再 “书写”与建构。

在每一次 “给羊子”仪式中，“释别”表面上与参

加仪式者、逝者都处于一种共时性的在场状态，但

实际上 “释别”基于 “给羊子”仪式的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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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具体逝者的不同经历为每一次 “给羊子”仪式

带入了 “历时性”的积淀。这种积淀一方面是传

承性的，另一方面也是重构性的。

其次，“六经”文本除了受释别的重构之外，

还影响着 “给羊子”仪式本身。“六经”文本内容

对于仪式行为具有指引性的作用。例如： “六经”

文本不断地提及 “属虎的祭师”；这便要求 “给羊

子” （戎肯）仪式的 “释别”最好以属虎的人担

任，因而经文便通过声音这种物质载体对 “给羊

子”仪式本身提出了实质性的要求。在具体的仪

式中所进行的各个环节和程序与释别所诵唱的经文

文本的内容也大致是相符的。如 “六经”文本中

在提及数字 “十三”时 “属虎的祭师助手将送给

您的白绵羊从头到尾扭羊毛十三道作为记号，第十

二道为白色，第十三道为黑色，结结都吉利，道道

都平安”“属虎的祭师派送白绵羊给您，交代它冬

春夏秋保护您，并数吉利数字到十三，割断白绵羊

的绳子，表明白绵羊已经交到您手里了 ”［２］１５５，释

别都将根据具体的仪式程序重复 “十三”在仪式

中的具体动作；在诵唱到 “您等待时机把羊心带

好上路，属虎的祭师数羊心跳十三次的吉利数时，

白绵羊的全身都很健康，并拿一小撮炒麦面记下每

次心跳时的情况，您要记清楚、认清楚，不能说祭

师没有交代或您听不着的话”［２］１５６－１５７仪式程序便会

进行到取羊心，并将鲜活的羊心放到逝者棺材上。

在很大程度上，唱诵的 “六经”文本对于 “给羊

子”仪式都起到了规约性的作用。

再者，在丧葬仪式 “给羊子”当中，人与

“超然者”之间的互动交流，是以仪式当中所诵唱

经文以及一系列具体的行动作为中介。本次田野中

所诵唱 “六经”的对象正是已故的逝者。因此在

此处人即是指仪式中诵唱经文的祭师， “超然者”

即指逝者。雅各布森认为：“信息需要说话者和受

话者之间的接触，接触可以是口头的、视觉的、电

子的或其他形式。接触必须以代码作为形式：言

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等。信息都必须涉

及说话者和受话者都能理解的语境，因为语境使信

息 ‘具有意义’。”［３］所以，我们在仪式中所听到释

别的一系列诵唱，以及伴随诵唱所进行的一系列动

作均是为了与逝者达到互动与沟通的目的。正如我

们所听见和看见的，在具体的丧葬仪式场域之中，

释别对逝者进行叮嘱交代、教导、指路等一系列信

息的传递，都依据具体的经文唱诵与行动表述，如

释别在诵唱叮嘱逝者带好孝子孝女供奉的物品：

“新故忘人您听着，属虎的祭师告诉您，孝子、孝

女、孝媳给白绵羊喂送水果、炒麦面和黄酒等，您

要带好了到路途中用，您走后要保佑家人幸福安

康、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的同时，还将孝子孝

女供奉给逝者的食物喂给绵羊吃。通过此时绵羊的

举动 （逝者心愿的代表）——— “吃或不吃”，来传

达逝者的态度与心愿，释别与逝者实现了互动与交

流，释别在仪式当中其权威性与神通性由此得到强

化。所以在丧葬仪式 “给羊子”的特定文化场域

中，人与 “超然者”通过诵唱经文以及一系列具

体的行动形成互动交流，不断地对仪式、文本产生

当下即时的建构。

通过普米族释别在当下语境中唱诵丧葬经文、

“给羊子”仪式中经文文本对仪式的规约、祭司和

家属们与 “超然者”具体的行动与交流等等内容，

在普米族丧葬文化中， “给羊子”的过去、现在，

都在这个独特的场域中传承、流动与变迁着，使得

普米族 “给羊子”仪式与文本相互交织、彼此牵

连、指涉，构成了意义丰富的普米族丧葬文化

场域。

三、普米族丧葬仪式 “给羊子”的意义分析

普米族丧葬仪式 “给羊子”的具体仪式与文

本间的互文性关系构成了 “给羊子”（戎肯）特定

的丧葬文化场域，在这一场域中体现着普米族历史

文化的独特意义表达。“给羊子”仪式和丧葬经文

间的互文关系，体现出了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的影

响：即从历时的角度而言，这种互文关系唤醒了民

族迁移的历史记忆；从共时的角度而言，这种互文

关系又成为维系普米族群联系的纽带。在历时影响

与共时影响的双重作用下，仪式与文本间的互文关

系形成了普米族人的独特民族心理。

（一）族群迁徙历史记忆的唤醒与再现

普米族旧称西番，其先民是我国西北部古羌戎

的一个分支，原居于甘肃省南部和青海省东部交界

祁连山一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大西北一

路迁徙至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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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普米族的族源以及可考的发源之地，丧葬

仪式上 《指路经》所描述的路线、方位与现实中

的普米族从发源之地一路南迁的路线大致吻合，再

现了普米族族群一路南迁的轨迹。普米族人在世代

的历史传承中，在其族群繁衍生息，一路迁徙的漫

长岁月中，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丧葬仪式的重演，伴

随着音乐的高低起伏，在悠悠又低沉的旋律中，一

遍又一遍地唱诵与低吟着 《指路经》，将经文中浓

缩与积淀的族群历史文化深深印刻在每一个普米族

人的头脑中。通过仪式的演述与洁白绵羊的引领唤

醒着普米族人流淌在血液中深厚的记忆，再现着先

辈趟过的大河、翻过的高山、见到的沙漠以及遇到

的 “妖魔鬼怪”和艰难险阻。每一个 “超然”状

态中的普米族逝者都将和先辈一样，先辈是如何来

的，他的亡魂便将如何回归。

这种反复出现的指路情节，再现与唤醒着族群

的历史记忆，将族群不畏艰险、一路迁徙、开拓家

园历史通过丧葬仪式中指路的形式潜移默化地传递

给后人。不管是 《指路经》演述的具体仪式亦或

是具体内容，其中都承载着族群的历史记忆，不断

重构着族群在历史中的生活与迁徙场景。个体通过

一次又一次的丧葬场合融入到集体对于民族历史的

重构中来。这种集体记忆将族群置于历史洪流的想

象空间之中，让个体生命经验透过丧葬经文及其仪

式，融入到族群历史的宏大进程中，塑造着个体，

强化着族群认同。

（二）族群进行连接与维系的纽带

在丧葬仪式 “给羊子”的文化场域中，个体

回归到整个宗族大家庭的怀抱中来，个体与族群的

紧密关系依靠着仪式维系着，维系着族群的凝聚和

认同。通过指路送魂仪式，可以厘清家族亲属关系

和人际关系，整合部族和宗族力量，实现团结亲族

成员、协调地邻关系、和谐部族属员。族群、宗族

通过丧葬这一场合聚集在一起，在这一场合中家族

亲属彼此间沟通交流，在具体的仪式场合中音声渲

染着气氛，使人们在适当时候陷入到庄严与肃穆之

中，回忆着逝者的过往，期待着逝者之魂到达祖

地。通过祭祀的流程，寄托生者的愿景，以此表达

着人们难以向逝者言说的愿望与叮嘱。

（三）民族心理的显现

在普米族丧葬仪式上释别唱诵丧葬经文并进行

“给羊子”，其中有两个反复出现的意象不容忽视，

一个是白绵羊，另一个为数字 “十三”，它们都反

映着普米族人的民族心理。普米族的祭司释别仅是

在仪式中起到主持者的作用，而抽象意义上与亡魂

沟通并产生作用的是丧葬仪式中所用的白绵羊，它

渗透着普米族人祖先崇拜的深层心理。“十三”这

个意象，在彝族人的观念中仅仅作为一个数字，而

在普米族人信仰体系、行为动作上，都会通过

“十三”来传达其特殊的观念。

首先在谈白绵羊在普米族丧葬仪式中的特点

前，就不得不谈到普米族有关 “给羊子”来历的

一个传说。在很久之前同父异母的两兄弟到很远的

山上去放牲口，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来到一处地

方，这里有着大片浓郁的竹林，在白天的时候竹子

纷纷裂开，太阳一落山竹子便纷纷闭合起来。随着

黄昏的到来，这片竹林里有斑鸠那么大的蚊子便会

出没，哥哥身配弓与箭，又十分勇敢，便打算用弓

箭去对付斑鸠那么大的蚊子，哥哥让弟弟躲到竹子

之中。次日，晨光熹微之时，竹子又纷纷裂开，弟

弟从竹子中出来之后却发现哥哥只剩一堆赫赫白

骨，弟弟伤心欲绝，打算将哥哥的尸骨背回家埋

葬，却怎么也背不动。在弟弟焦急徘徊之间，一个

放羊的老倌出现了，老倌给弟弟出主意，让自己的

绵羊帮弟弟驮着尸骨。绵羊轻松地驮起了哥哥的尸

骨，与弟弟一块将哥哥的尸骨带回了家乡。除此之

外在丧葬仪式当中，羊还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普

米族丧葬经文中绵羊是逝者的引路者，经文中描述

“属虎的祭师告诉您，让白绵做您的伴为您指引

路，让它做您启程赶路的伴，无论吃饭、睡觉、走

路、做事都它跟着您走，千万不要忘记它是和您一

起奔赴祖先繁衍生息的地方，在路途中无论再遇到

妖魔鬼怪、风霜雪雨，您都要看好它，不要把它丢

失了。”以及 “属虎的祭师再三交代您，白绵羊交

到您的手里了，无论吃饭、睡觉、走路、做事都它

跟着您走，让雪白的绵羊做您的伴。您千万要记住

了，不要忘记它。”［２］１５２另外绵羊还代表着逝者的心

愿，在 “给羊”环节中孝男孝女将会对白绵羊进

行跪拜，然后开始喂羊，若绵羊不吃不喝，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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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逝者生前子女不孝，没有孝敬好逝者，若羊吃着

孝男孝女供奉的祭品则代表逝者生前子女孝顺。此

时的绵羊已经具有了一种 “超然性”，它已经不仅

仅是丧葬仪式中的绵羊，它的身上是逝者的 “回

光返照”，凝结着逝者的心之所向，同时也凝聚着

社会对逝者子女的道德评判。这一 “超然”形象

的背后掩藏着的正是普米族人对于长者的尊崇。

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普米族丧葬经文当

中，还是在传说中，都表达了作为游牧民族的普米

人与羊的密切关系。释别再三叮嘱亡魂要牵好绵

羊，不要忘记它。正是因为绵羊身上寄托着普米族

人对故乡的深深眷恋，绵羊象征着普米族人对故土

家园的热爱之情，所以所有的关于家园故土的美好

憧憬与想象便寄予在绵羊的形象中。也只有羊能够

引领逝者亡魂以及传说中逝者尸骨走向家园与故

乡，它成为普米族人与故土和家园连接的中介与枢

纽，成为回归故土的关键一环，它能够保卫逝者之

魂顺利抵达， “如遇到自然灾害，您就躲在羊角

旁，如遇到的猛的野善来袭击时，您就躲在羊蹄子

里，如遇到飞行的动物来袭击时，您就躲在羊膀子

下，冬季有雪躲进羊毛里，春季有风躲进耳朵里，

夏季有雨躲进脖子下，秋无有霜躲进肚子下。”［２］１５６

普米族人源出于我国古代西部的羌戎族群，这一族

群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是我国最早的游牧民族，

最先分化出我国的农耕部落。许慎 《说文解字》

中解释羌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羊从人。”［４］

骨文里的 “羌”字是驱使奴隶牧羊的形象。由此

我们就不难明白普米族人与羊的密切关系，在其迁

徙的历史记忆中，羊无疑跟随族群一路迁徙，所遇

艰难险阻，势必让普米族人对羊十分尊崇，因而在

祭祀当中要给逝者献祭一头白绵羊作为归途的伙

伴，这样才能放心交代亡魂上路。

通过上述对普米族绵羊形象的分析，既从中再

现了普米族的迁徙场景和生活场景，又将普米族人

的尊老敬老、崇拜祖先、热爱故土的民族心理显现

出来。无论是丧葬仪式中的绵羊亦或是传说故事中

的绵羊，绵羊都将引领着逝者引领回到祖先发源的

地方，实际上渗透着普米族人对祖先深深崇拜。

从普米族在新年诵读的 “切叠帕”中 “十三

重天的天神” “十三层地的地神”［５］２６２可以看出：

在普米族人的信仰体系中，天 （地）都具有 “十

三”重 （层）。并且在普米族人看来，孩子的成年

年纪也是 “十三”岁。［５］２６６普米族人对数字 “十

三”的崇拜心理主要反映着普米族称为 “吾苦哥

尼”的生肖纪时法。普米族生肖纪时法按照鼠、

牛、虎、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为顺序

记录年、月、日，循环往复。此纪时法每一个循环

周期均为 “十二”，因其从第 “十三”年 （月、

日）开始才算作之前时间的循环；所以在普米族

历法观念中，“十三”意味着周期的完整。因此在

“给羊子”中对人数 “十三”的要求，”给羊子的

来历”中对魂魄归乡需要 “十三”年的计算，“丧

葬经”中反复强调次数 “十三”均是对普米族历

法中 “十三”为一个循环观念的体现，反映出普

米族思维系统中特殊观念的强调。

在少数民族丧葬传统文化日渐消散与凋零的今

天，“传统”日益成为博物馆当中的展览物，变为

供人观看的展品，其背后深刻与丰富的文化内涵成

为展品板上的一行行解说文字，失去了鲜活的生命

力与孕育的乐土。传统的 “给羊子”仪式在他们

的文化传统土壤当中孕育、传承，对于他们来说这

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更是每一个普米族人生活中的

一部分。普米族丧葬仪式 “给羊子”不仅仅是博

物馆或资料库中有关 “传统”的承载者，它在具

体的语境中，更以口头唱诵的方式发挥着它独特的

功能与意义，而其背后的文化传统更是其在历史长

河中不断流传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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